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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海外电子信箱给freeget.one@gmail.com发电子邮件（标题不可空白），10分钟内会拿到几个IP地址。突破网络封锁，访问明慧网 www.minghui.org了解更多真相！ 

















图：法轮功学员告诉人们法轮功真相
































【明慧网】一位名为“风清扬”的年轻网友曾经写了一篇《我为什么仇视法轮功》的网文，文中写到：“有一天一位要好的朋友问我：你为什么仇视法轮功？”


我想想，这还不好回答吗？我说：因为──血淋淋的镜头，有病不治，× 教，自杀等等。朋友又问：我知道，你说的那些是中央电视台的“为什么”，我是问，你为什么仇视法轮功？我一时无法回答，朋友又问：你看过任何一本法轮功的书籍吗？这次我又大吃一惊。我不但没有看过任何一本法轮功的书籍，而且也只是听说过其中有一本《转法轮》，现在已经被禁止。我只看到这本书的





封面，从来没有翻开过。”


“法轮功是什么？我突然浑身冷飕飕。原来对这个自己不自觉仇恨了好几年的法轮功，我其实一点也不清楚，但我却仇视他。为什么？这次是我自己问自己。”


“风清扬”在文中反思了自己是如何被中共一言堂的宣传洗脑的。他说：“当我发现自己这些年被人在脑袋中潜移默化地植入了仇恨法轮功的思想后，心中极度不安”， 他说，自己一直带着被灌输的仇恨对待法轮功，其实等于充当了这场迫害的帮凶，所以最后表达了对法轮功学员的深深歉意。


在中共对法轮功长达十多年的迫害中，中共一直在用谎言抹黑法轮功，煽动人们对法轮功学员的仇恨，特别是对于青少年的洗脑更为严重。它直接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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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很多事情是超越于“政治”的，如：道德、普世价值、修炼等问题，就象老子的《道德经》，表面上讲的是当王、治国的道理，实质上是指导人修行的，并不是什么“搞政治”。善恶、正邪等基本是非问题，也是不能随着政治、政党来扭曲的。 


中共建政后，发动历次运动，不但使中国的自然环境遭到强力破坏，更导致八千万中国人被害致死，整个社会道德沦丧，贪腐盛行，黄赌毒遍地。今天中共又残酷迫害信仰“真善忍”的好人，至少三千多名法轮功学员被折磨致死，还有无法统计的众多法轮功学员被秘密活体摘取器官。中共罪大恶极，已到了天理不容、人不治天治的地步。 


古今中外许多著名预言，如：





中共酷刑示意图：浇冰水








退党团队方法(真名、化名、笔名同样有效) ：* 退党电话：001-416-361-9895, 001-702-873-1734  * 退党传真：


 001-201-625-6301 * 退党电邮：tuidang@epochtimes.com * 无法上网者可将声明张贴在公共场所,以后再上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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遭劳教酷刑　儿子被害死　王树森控告元凶














【明慧网二零一六年二月十七日】（明慧网通讯员吉林报道） 吉林市昌邑区63岁的王树森，告诉世人法轮功真相，被绑架、非法劳教，遭残酷迫害。儿子王建国坚持修炼法轮功，于二零零六年三月二日被以谭新强为首的船营区南京派出所警察绑架、酷刑逼供后劫持到吉林市看守所，四十天被迫害致死，年仅三十岁。王树森二零一五年九月控告迫害元凶江泽民。


一九九九年七月江泽民以个人意志凌驾于宪法和法律之上，在中国一手发动了针对法轮功学员的残酷迫害，造成数百万人被非法劳教，数万人被非法判刑，被迫害致死有姓名可查的已达三千九百三十六人，许多法轮功学员被活体摘取器官贩卖牟取暴利；无数学员在身心上受到极大摧残，在经济上遭受巨大损失。这场迫害不仅给无数的法轮功学员和他们的家庭造成了难以承受的痛苦和不幸，同时也给中华民族带来了空前的灾难，使整个社会道德全面崩溃，罪恶丛生，危险至极。


王树森的88岁母亲陈淑华控告说： “一九九九年七月江泽民发动了对法轮功的残酷迫害后，我家三代人被迫害的家破人亡，妻离子散，我唯一的一个孙子王建国，因修炼法轮功二零零六年被非法抓捕，四十天后就被迫害致死，年仅三十岁。我的小女儿多次被非法关押，酷刑迫害，逼迫喝破坏中枢神经药物，饭中下药，至今精神失常，我这个高龄老人每天都承受着巨大的压力与精神折磨。”


下面是王树森在控告状中陈述的部分事实与理由：


我叫王树森， 今年63岁，在一九六零年中国闹大饥荒时，一天早晨妈妈叫我起来时一个跟头摔倒，眼前一黑就什么都不知道了，是用留下一把糊窗户纸用的面，用开水冲了一碗糊糊灌到嘴里才醒过来，因此得了一个很严重的胃病，时常眼前发黑，心里忙乱，全身无力。四十岁左右时上楼到六层时就上不来气，有点要休克，晚上睡觉半身疼痛，不能入眼，经常感冒，上医院打针，吃了很多的药，用了不少偏方，不见成效，脾气也越来越凶。


一九九五年五月份，经人介绍买了一本法轮功主要著作《转法轮》，看后明白了有病的根源，按照“真、善、忍”做好人，要善待一切，做事为别人着想，先他后己，做一个对社会有益的好人。对照大法书说的做，严格要求自己，我的脾气，身体一天天的好起来了，多年医治不见好的各种病也没了，对家人和邻居和睦相处了。认识我的人都说我变了，真是一个好人了。


做好人遭骚扰、绑架 儿子被劳教


一九九九年七月江泽民出于妒嫉，利用手中的权力，疯狂发动了对法轮功的残酷迫害。从此我们全家人都不安宁了，门前有人监视，村里、乡下、吉林市里的人有时一天来三四趟找我们签字，内容是：“不炼法轮功，不进京上访，不和其他人串连”等。我说：修炼是我自愿的，我将我修炼法轮功后身心的一切变化等等和来我们家的人讲了一遍，当时他们也都赞同，不理解为什么打压法轮功，也就不再逼我签字了，还说自己在家炼别出去等话。


那个时候我想可能中央领导对法轮功还不了解，等了解了修炼法轮功对国对民有百利而无一害时，一定会还给我们公道的。今后一定向各级领导和不理解的世人讲清我们的事实真相，不能叫他们身受其害，留下千古骂名。我就这样的盼呀，盼来的是一天天打压更严重了。


二零零零年秋后的一天，我们全家人正在吃晚饭，哈达湾派出所的蔡金和几个警察突然堵住了我家的前后门，把我们正在吃饭的全家四口（我和老伴，儿子、儿媳）强行用警车押到派出所。当时我们能维持生活的食杂店前后门都没来的及锁上门。到派出所把我们分别关押在不同的屋里，向审犯人一样的对我们审问记笔录等。几个小时候，我们对他们说家里小卖部都没锁门，我们没犯任何法律放我们回家，在强烈要求下才放我儿媳赵秋梅一人回家去。到家后看到前后门全敞开着，店里的钱和货物也不知少了多少。


我和老伴被关在冰凉的屋子里冻了一宿，我儿子王建国被手铐扣在铁栅的棚里一宿，一个警察蒙着大被和大棉袄而睡，儿子穿着半截袖内衣整整冻了一宿，全身发抖，手吊的肿的象个小面包。看着这情景，父母亲的心都碎了。第二天八点钟后昌邑分局一伙警察又把我儿子押到分局去了，几天后得知，儿子被劫持到吉林市欢喜岭劳教所非法劳教二年。


告诉世人法轮功真相被绑架遭酷刑、恐吓


二零零一年八月二十八日，我在沙河子晓光村路边的电线杆上粘贴大法真相标语时，在砖厂门前被村里跑出的十几个人围住，强行带到村委会里，妇女主任马上打电话叫来了越北镇派出所四名警察将我强行推到警车上带到派出所，扣留了我的所有真相资料。强行搜身，戴手铐，然后劫持我回到家，把我各个屋全搜了一遍。因在以前哈达湾派出所经常来家搜查，搜走过大法书和真相资料，这次没搜到什么，只好强行把我押走。在路上车里一警察拔出手枪，说要打死我，指着我的脑门儿，用枪敲打我的头说到派出所一定好好整整你，看你有多硬。


到派出所后把我铐在铁栅棚里，晚九点前后，他们四人喝的酒气熏熏的把我押到一个住所，对我施行酷刑。用一根鞋带在我的背后交叉的勒住两指头用力紧勒，蹲下不让动，头顶墙，用力从背后往上掰两臂，用手枪把打我头，拳打脚踢，直到他们都累了，又把我押到通风的一个小铁栅棚里叫蚊子咬到天亮，手铐都扣到肉里了，疼痛难忍，那滋味无法用语言形容。我被冻的全身发抖。


第二天的上午看大门的人给我一个面包，说：是用昨天在我身上搜走的九十八元钱买的，拿走了我新买的裤腰带，还让我感谢他。下午又把我带到船营分局，又照像，印指纹，录口供，一个科长带两个人对我进行提审，让我在什么单上签字，就放我回家，我说我不能签字，跟他们讲了学法轮功后的变化，他们对我说：你说的很好，已经做到洪法了，不签字就被劳教了。然后我被送到吉林市第三看守所。


在看守所期间，我被冷水一盆盆的浇，直到抖个不行才停，家人送进的棉被和衣物都被犯人抢去，看守所这个屋有五十多人，还是冰冷的水泥地面，睡觉时人要一颠一倒的侧身两头一个人抱一个人的脚，一动都动不了，要是去厕所，回来就没地方了。每天三餐吃的是三个咬不动的带煤渣的窝窝头，一点油都没有的咸萝卜汤，都不洗的。我在看守所被折磨了二十八天。


在劳教所遭残酷迫害又被奴役干活


二零零一年九月末的一天，那个手握手枪的警察押我到欢喜岭劳教所非法劳教两年。一个姓赵的警察带来叫梁峰的犯人给了我一个“见面礼”，拳打脚踢。屋子不大，关押了十三名法轮功学员，有五、六个犯人白天黑夜的轮班看着我们，每晚还有警察在门口值班。因为我一直不签字，不放弃信仰法轮功，一直被严管，不让睡觉，长期坐板屁股都烂了，身上长了很多疥疮。还逼我盘腿坐直再让两个人坐在腿上，他们叫叠罗汉，逼我用手抠被堵的粪便。一个警医带我到走廊让我脱光衣服把臀部扬起头朝下，屁股长满了疥疮，这个狱医穿的是带尖的皮鞋，狠狠的踢一脚，疼的我撕心裂肺，长时间才喘过气来。


二零零一年十二月份的一天，那天特别冷，警察挎着冲锋枪，把我们一百多人押到吉林省九台饮马河劳教所，在大院里不许戴帽子和手套足足冻了我们两个小时。


我一年多都被严管，干的都是最脏最累的活，吃的大多数都是玉米带皮、带渣粉碎后蒸的狗都不吃的粘糊糊饼，菜是洗不净，带泥带小虫的汤，过年过节时，就用我们洗脚、洗脸盆和面打菜。因为我一直不配合他们写什么悔过书、揭批书、不炼功保证书等。劳教所一直不让我的家人会见我。家里人来了，叫我走到接见屋门口说：“你转化就叫你见你家人”，我转身就回去了。后来我听家人说，那天家人看到我了。


流离在外，独子被迫害致死


二零零二年九月二日我家人自己找的车，村里“610”姓桧的把我接回来，暂时呆在家里，一切行动都得向他汇报。二零零三年过中国传统新年那天，虹园村里来了四人还要搜查，带我到村里看管，派出所更是经常来家骚扰抓人，躲慢了就被带走，就这样每天都提心吊胆的过日子。


二零零五年的一天晚上，村里“610”姓桧的，村长叶富，于金水，派出所付斌等两人，一共六七个人，闯到我家把门堵住强行要带我走，我说我什么法律都没犯，为什么绑架我，我和他们足足讲了半个小时真相，他们没有理由了，就说你找江泽民吧，都是上边指示的，我一看怎么说都不行了，我就借拿件衣服时从后窗走脱，流离失所在外地。


儿子王建国和儿媳赵秋梅二零零二年从劳教所回来后，在吉林市第五中学南门开了一家麻辣烫馆，维持生活。二零零六年三月二日，他们被南京街派出所恶警绑架、抄家，抢走财物、电脑、电器等，儿子和儿媳又被关押在看守所。我们家人去见也没见到。儿媳就被送到长春黑嘴子劳教所。


二零零六年四月十日我在外地接到家人打来的电话，说我唯一的儿子王建国在吉林市看守所被迫害致死。我如五雷轰顶，急忙从外地赶回家中，我直接找到吉林市看守所副所长丛茂华，让他说出王建国被迫害致死的死因，丛茂华一直推脱责任，说王建国的死和吉林市看守所没有任何关系，是自残而死。


按当地习俗，我为儿子搭了灵棚悼念，挽联：“做好人反遭迫害天理难容，白发人送黑发人冤情谁知，四十天惨死看守所”。乡邻们知道我儿子四十天就被迫害死在看守所都不敢相信。


我们先后到看守所，到省里信访办、市政府、公安局喊冤，不但不给答复，还到处找、抓我们，大有赶尽杀绝之势。独生子没了，做父母又是啥心情，想讨公道，我和老伴都不能露面，想要回儿子遗体，都不给，到现在都不知儿子的遗体在哪，是否还存在。当时给儿子搭的灵棚几天后闯来了几十名警察，一块板都没给留都抢走了，有谁听说过古今中外，历朝历代有抢灵棚的。土匪，强盗，暴君等我看也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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